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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邵华
毛新宇

! ! ! !继!爷爷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嫡孙毛新

宇再推亲情力作 !母亲邵华"$中国工人出版

社 !"#$年 #!月版%#讲述第一家庭鲜为人知

的故事& 本报今起节选连载&

!"令外公热血沸腾

我的外公陈振亚，原名陈苏，出生在湘西
北武陵山区（今湖南省石门县）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里。像祖辈们一样，他从小跟着大人下
田插秧割稻，上山打柴、放牧、采药材，冬天下
河破冰捞鱼，还当过铁匠的小徒弟。少年时艰
苦贫穷的生活赋予了他倔强坚韧、疾恶如仇、
不畏强暴的个性。
十二岁那年，外公去地主家当童工，伺候

小东家。出乎东家意料的是，心性聪颖、记忆
过人的外公也跟着小东家“偷”学了不少字，
背熟了《三字经》《百家姓》，还读了《论语》《大
学》《增广贤文》。外公不但粗通诗文，后来还
学会了打算盘、记账。
十五岁那年，外公动员比他年龄大许多

的雇工一起进行罢工斗争，虽然后来因事情
泄露而被地主关押，但这次斗争，无疑增长了
他勇于抗争的胆魄。后来外公又向锡匠师傅
学手艺，准备靠器皿制作谋生。
鸡鸣狗吠，日升月落。旧时的湘西北农村

以低沉缓慢、周而复始的节奏，弹奏着它古老
而又贫瘠单调的音符。昔日从皇宫或长沙传来
的信息，翻过崇山峻岭，往往已是时过境迁。然
而，辛亥革命的强音却仿佛长了翅膀一样传遍
湘江两岸，民众积压已久的反帝反封建的怒火
爆发了出来。军阀在混战，革命力量也应运而
生。与石门毗邻的桑植人贺龙“两把菜刀闹革
命”，来到石门组织武装。这时，尽管外公还不
能理解辛亥革命的主张和目的，但他已经开始
强烈地感觉到人穷不是命，“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的不平等社会一定要推翻。

!"#$年，外公二十岁，他离开家乡，到北
洋军湘东第二师当兵。在那里，他过了三年旧
军队生活，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然而，旧
军队兵匪勾连、欺压百姓、奸淫抢掠的龌龊风

气以及巧取豪夺的发财之道，却与他劫富济
贫、济世安邦的理想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国
民革命的高涨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
一次次令外公热血沸腾。

%"&'年 (月，北伐军开始入湘，湖南沿
途的中共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党员和农民积
极参加北伐。外公立即弃暗投明，加入到了革
命队伍中。由于他既有文化又有军事本领，没
几天就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当了一名班长，
并有幸在攻占武昌时被编入黄公略的连队。
年长外公五岁的黄公略是湖南湘乡人，他俩
身上都有湖南人的机智和勇敢的特点，攻城
时，他们一个身先士卒登高破城，一个冲锋陷
阵大刀开路，一仗下来，各抒豪情，相见恨晚，
从此结为志同道合的兄弟。黄公略曾在湖南
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过，见多识广，健谈善
言，虽然这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其革命倾
向却十分鲜明。外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
命的最初了解，便是由黄公略启蒙的。

%"#)年，黄公略赴黄埔军校高级班军事
科学习，年底参加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的
广州暴动起义，而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黄公略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三
团（彭德怀任团长）随营学校校长，随后在第
三团当三营营长，在官兵中宣传革命思想，潜
心培养军事骨干。外公陈振亚就是他培养的
对象之一。
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湘江两岸一片

腥风血雨。就在此时，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相继发生，这一变化如霹雳震天，预
示着我党与旧阵营彻底决裂的急风暴雨即将
到来。

%"#*年 )月 &!日，黄公略率部参加了
彭德怀、滕代远等人领导的平江起义。起义胜
利后的第二天，外公由黄公略介绍入党，并任
红五军第四团五连连长。!+月，红五军军委
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会议，决定将五军与各县
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向井冈山进发，与爷
爷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黄公略担
任二纵队队长，外公升任二纵队六大队副大
队长兼中队长。会后，红五军兵分两路，彭德
怀、滕代远率军部直属队和四、五纵队向南冲
破敌人包围，前往井冈山寻找红四军，留下来
的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指挥，担负起
保卫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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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把壶从他的脑海里跳了出来

美智子还在絮絮地述说着。袁朴生心里
已被一股热热的东西所填满，甚至，他的眼睛
一度有些湿润。一份发自内心的怜爱，慢慢遍
彻全身。他拼命地按捺着正在升腾的情感，提
醒自己万万不可造次。
大凡他喝醉了酒回来，就折磨我。那些招

数，我都说不出口。他根本就是一个性变态，
甚至，性恶魔！我实在忍受不下去
了。袁桑，我宁愿去死！袁朴生实在
听不下去，便摆手，让她不要说了。
美智子擦着眼泪说，袁桑，他对您既
敬又畏，也有说不出的不满。袁朴生
沉吟道，我知道的。那把急须，我没
有用他给的图章，他心里很不高兴。
美智子吞吞吐吐地说，其实他太

想袁桑给他做一样东西了。袁朴生
问，什么东西？美智子摇摇头，说，具
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他做
梦都在想，您的到来会给常滑创造一
个传奇，会让三岛家族青史垂名，而
他，更是常滑陶瓷历史上绕不过去的
人物。袁朴生叹气道，区区袁某，小技
雕虫。袁某只不过能做一手急须而已，一个壶
匠，何以帮助您的夫君建功立业呢？美智子说，
你们男人的事，我也不太懂。袁桑，您的到来，真
的让我感到高兴，让我知道，天下居然还有这样
温雅敦厚的君子，和三岛相比，您真的太优秀
了，怪不得惠子那么喜欢你！
袁朴生发觉，美智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睛里流淌出来的一种柔美的光泽，真真切
切地像另一个人，简直可以把人的心都融化
掉。袁朴生回避着她的目光，连声说，误会误
会！惠子小姐她不是已经有了衫门昂立了吗？
美智子轻轻叹气说，惠子根本就不爱衫

门昂立。但是，三岛家族是有家规的。女人的
命运，并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衫门昂立的父
亲是个武士，在我们这里也算是个贵族了。三
岛家族虽然有钱，但决不敢得罪他的。袁朴生
重重地嘘了口气。
惠子见到他时，那难以掩饰的哀怨眼神，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更是抽紧了似的一阵难
过。美智子向他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实，不知从何时起，在他内心深处，已经觉得
对古子樱有所亏欠了。虽然他没有做任何对不

起古子樱的事，但内心深处的一些念头，要是
讲出来，多对不起弟兄啊。无论如何，古子樱救
过他的命，师徒之情胜如手足。来日本这些日
子，古子樱更是处处待他礼如上宾。这份情不
仅要报答，而且，还隐隐地附有歉意了。
一把壶从他的脑海里跳了出来。壶身似

铁虬老梅段桩，巨椽华荫；一派古意苍茫；针
叶如金钩铁描，蓄千年力道。弯流、壶把，若荒

干疏枝，悠然而遒劲。壶钮为一枝樱
花，枝干挺秀、骨朵绽苞，清刚之中兼
具柔韧。梅桩樱花，天作之合。记得，
来日本前去向陶半坡先生讨教问题，
陶先生曾经作过一个比喻。我大清国
历史悠久、地广人稠，犹如老梅新枝、
躯干伟岸、古虬苍苍；而日本乃东洋
弹丸小国，无论人种、习俗、文化、历
史，均脱胎于我泱泱中华。充其量只
是古梅桩上一枝丫而已。由此，在袁
朴生看来，大清国就是那壶身上的古
虬梅桩，壶钮上那朵隽丽、清雅的樱
花，则象征着日本。
突然，心里泛起一阵虚。以前做

壶，无非讨个口彩，柿饼壶，谐音事事
如意；祥云壶，讨个吉祥高照的彩头。一个草
根壶手，竟然将皇土之滨、万里疆土置于小小
一柄壶上，不说是欺君之罪，至少也属胆大妄
为啊。又想起陶半坡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壶中
有乾坤。乾坤有多大？那就是天地啊！既然一
把壶里可以装下一个朗朗乾坤，那还有什么
装不下的呢！气便壮了，心也慢慢笃定了。如
此，便叫梅樱壶。这个名字上口、好记，也贴
切。时在半夜，袁朴生全无睡意，浑身燥热。便
披衣而起。摸着黑去了工场，燃亮一盏煤气
灯，取过一坨团山紫砂泥，捏在手心里，那泥
经他双手一捏，仿佛得了灵性，埋着头乒乒乓
乓地干了起来。此壶制法应属花器，尤其考量
一个壶手的塑、雕、镂、篆、捏等诸种功力。
袁朴生擅光器，但早年学艺时，对花器制

法亦有研习。况且他有书画底子，一壶在胸，
心手合一。手法上亦生亦熟，正合制此壶所需
妙谛。不过，一路做下去，方觉制花器之壶总
不如光器那样得心应手。于是想起了西门寿，
以前总看不起他，骂他的花器是“瘌痢头花”，
自己真正动手起来，才知道那一花一萼、一枝
一叶要做到真切动人，也是需要相当功力的。


